
2003年4月，京城北35公里的小湯山 「
沙士」醫院，在7天7夜內緊急建成，包括
144家醫院的1200名醫護人員，大都寫好遺
書來到這片佔地2.5萬平方米的 「戰場」。十
年後，本報記者再赴小湯山時看到，當年臨
時興建的藍白色簡易病房已拆掉，只留下幾
間空屋倉庫和滿院的雜草。但直到今天，患
上沙士後遺症的病人依然還在小湯山醫院接
受治療。

過去幾年中，不時有媒體訪問這裡，一
組拍攝院內近似恐怖電影場景的照片也曾在
網上廣為流傳。隨沙士十周年的到來，小
湯山醫院顯得對尋找當年印記的陌生訪客十
分警惕。一名保安告訴記者，除非聯繫市衛
生局安排採訪，否則陌生人面孔都不能進入
。即使記者報上要去看望的病人名字，門衛
也以這名病人已經出院為由，讓記者離開。

從2003年4月30日到6月20日， 「沙士」
醫院共使用了51天。在這段時間內，收治的
沙士患者達680人，是全國患者的七分之一
。經過救治，672名患者康復出院，8人死亡
，全部1383名醫護人員無一感染。

小湯山醫院周邊的大部分商舖十年間都
已易主，鮮有當時戒備森嚴情況的見證者。
「我剛開了一年的店就趕上了沙士，當時不

少外地人都回老家了，我們本地人也沒辦法
，記得當時醫院每天在周圍消毒一遍，把我
店門前的樹都給噴死了。」尤先生回憶道，
當時建設醫院從城區裡調集不少施工隊，沒
日沒夜的施工，七天後建成了有一千張床位
的簡易病房。

隨2003年6月最後一批康復患者、醫
護人員撤出，小湯山醫院的去留問題也隨之
引來各方關注和討論。當時，北京市決定暫
時不拆除小湯山醫院，將其作為北京市預防

沙士疫情反彈的收治基地，繼續保留一段時
間。

沙士醫院成為歷史記憶
一過就是7年。2010年4月2日，北京市

衛生局最終宣布，拆除北京市小湯山醫院 「
沙士」病房。這座家喻戶曉的 「抗沙士聖地
」，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官方表示，北京市
傳染病防治工作不會因為拆除此建築而受到
任何影響。

北京市同時澄清，從來沒有 「小湯山沙
士醫院」的說法。所謂 「沙士醫院」是在原
有小湯山醫院基礎上，建立的就是一個臨時
野戰醫療點。

2003年8月，疫情剛剛平息，北京市就

開始組織醫務人員進行後遺症篩查。現今的
小湯山醫院，成了當年感染患上股骨頭壞死
、肺纖維化等沙士後遺症的醫護人員的療養
站。閒暇之餘，曾經奮戰一線的醫護人員還
會在療養院裡下下象棋聚一聚，原同仁醫
院外科大夫岳春河告訴記者，像他這樣在小
湯山醫院進行療養的醫護人員大概有150多
位。

粉紅色的醫院主樓在初春的陽光下盡顯
溫馨，彷彿讓人忘記了當年的 「白色恐懼」
。可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沙士醫院」連
同那場災難帶來的痛苦，並沒有隨病房的
拆除而離開，因為它們已在身體和精神上留
下了深深的印記。

拆不盡的小湯山

沙士高考刻骨銘心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A10中國新聞責任編輯：曾慶業
美術編輯：李錦霞

十年前，突如其來的沙士（非典）
疫情，暴露了國家應急體系建設的不完
善。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張永
慧表示，沙士後十年，廣東加強建設 「
防疫大堤」 ，抗疫能力遠比十年前沙士
強，成功阻斷了人類禽流感、豬鏈球菌
病、甲型H1N1流感和基孔肯雅熱等新發
傳染病疫情。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六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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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5億多元建設的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番
禺新址，去年正式落成。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雷于
藍表示，這標誌2003年抗擊沙士取得勝利後，歷
經近十年建設，該省覆蓋省、市、縣的公共衛生體
系全面建成。

一切源於2003年的沙士疫情。在那場戰役中，
廣東省疾控中心站在第一線，開展流行病學調查、
採樣、實驗室檢測，參與疫情分析和研究防控措施
。看到省疾控中心簡陋的樓房，時任廣東省委書記
張德江、省長黃華華拍板，專門撥出5億元另覓地方
新建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其列為省重點項目積
極推進，建設成為全省權威性的疾控技術中心和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的參謀部。

建P3實驗室成防疫關鍵
位於番禺大石的省疾控中心新址，幾幢紅色大

樓一字排開，特別耀眼。張永慧表示，與舊址相比
，新址不僅面積大，且實驗室面積大三倍之多，內
有高級別的P3實驗室（即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
）將於今年內建好。整個實驗室完全密封，室內處
於負壓狀態，從而使實驗室內部的氣體不會流動到
外面而造成污染。實驗室建設投入近三千萬元，可
對禽流感、SARS、手足口病等病毒進行病毒分離等
高難度操作，判斷病毒基因是否變異或耐藥，對防
控疫情起到關鍵作用。

廣東省衛生廳官員表示，自2003年以來，該省
不斷加強實驗室應對新發傳染病及未知病原體的檢
測能力，先後發現了諾如病毒、C群流行性腦膜炎、
豬鏈球菌、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基孔
肯雅熱、無形體病等7種新發傳染病。陸續制定鼠疫
、SARS、人類禽流感、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
等防控工作的應急預案及相關工作方案，組建了突
發急性傳染病控制類國家衛生應急隊伍，配置了最
先進的移動P3實驗室、消毒殺蟲車、理化檢測車防
疫平台以及通訊平台和宿營車、餐飲車等後勤保障
車輛，實現應急隊伍的專業化、規範化、機動化、
現代化。

應急醫院應對突發疫情
而廣東也開始醞釀建立一家專門的公共衛生事

件應急醫院，提高全省應對各類突發性公共衛生事
件的能力。2012年5月， 「廣東省應急醫院」在廣東
省第二人民醫院正式掛牌，由10台不同功能救援車
輛組成的應急 「移動醫院」亦同時投入使用，成為
全國首家專門的省級應急醫院和由地方醫院組建的
高水準移動醫院，這標誌歷經了抗擊沙士後廣東
省醫療應急醫療救援建設邁上了新的台階。

十年來，廣東省成功應對了雨雪冰凍災害、特
大洪澇災害，有效處置了甲型H1N1流感、人禽流感
、基孔肯雅熱疫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時應對
了北江水污染、河源鉛污染等突發公共事件，最大
限度減輕了重大突發事件對市民健康的危害和對經
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廣東築成廣東築成防疫大堤防疫大堤
痛定思痛痛定思痛 沙士催生應急體系沙士催生應急體系

【本報記者鄭曼玲廣州二十六日電
】 「那一年，我戴厚厚的口罩，嗅
無處不在的醋酸味，奔波於教室和考場
之間。」現年27歲的林立輝感慨道。
2003年，林立輝和同學們成了非同尋常
的 「沙士高考生」，備戰高考的緊張情
緒，加上對疫情的顧慮，交織成他的 「
沙士記憶」。

聞咳色變人人惴惴不安
廣東是內地發現沙士疫情最早的地

區，而廣州又是廣東病例最多、疫情最
嚴重的城市。林立輝記得，當年大街上
每個人都戴口罩，行色匆匆，不苟言

笑， 「特別是疫情剛開始時，大家都不
清楚怎麼一回事，感覺到處都可能存在
病菌，嚇得不敢隨便跟人接觸。」當
時，林立輝還幫母親去搶購板藍根和白
醋， 「如今想起，已成笑談，但那份
對病魔的恐懼，只有親身體驗者才能領
會。」

讓林立輝急的是，高考一天天臨
近，他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溫習節
奏。為了確保考生安全，學校採取非常
措施， 「從進校門第一個關卡開始檢查
體溫，每個課間都要複檢，查體溫成為
指定動作。」林立輝笑稱，學校定時噴
灑的消毒水刺鼻濃烈，甚至可以用來當

作提神劑。 「最怕聽到的聲音就是咳嗽
，誰咳嗽幾聲就會招來特別的目光，若
接連幾次就會被孤立起來。可以說，我
們是帶對高考及沙士的惴惴不安，在
為命運而戰。」

頗具戲劇性的是，距離高考只有半
個月，林立輝莫名其妙地發起低燒。在
那個談 「燒」色變的關鍵時刻，這一消
息無異於 「驚天噩耗」。父母和他接連
開了幾次家庭會議，終於決定到醫院檢
查確診。

林立輝記得，那一天，前往醫院的
路程顯得無比漫長。一路上，母親緊緊
抓住他的手不放，母子倆一言不發，心

中卻波濤洶湧。到了醫院後，量體溫、
做胸透，焦急等待中，只聽見醫生說了
一句 「放心，沒那麼容易中招的」，大
家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體溫及格方准進入考場
帶對沙士的擔憂，林立輝和同學

們在炙熱天氣的烘烤下迎來高考，為了
防止疫情在考場傳播，考生都必須測溫
。學校跑道上支起了兩個 「紅外線測溫
門」，考生組一字排開，醫生手持測溫
儀對準考生測試， 「體溫正常者獲發標
籤，貼在准考證上，經監考員檢查後方
可進入考場，我想那年的准考證應該是
高考史上的一大特色吧。」

對於現在的考生測溫門或許不算新
奇，但當時卻讓沒見過如此大陣仗的林
立輝緊張得滿臉發燙。 「母親怕我在測
溫上出什麼差錯，還特意買來冰凍礦泉
水，在我臉頰、前額不停擦拭。」

由於各界重視和準備充分，當年廣

州4萬多名高考生，沒有人因沙士誤考
。林立輝也如願以償考上大學，畢業後
成為公務員。

十年一瞬，回首往事，他才發現親
歷的 「沙士高考」與眾不同：全國高考
首次提前一個月進行，為避免人群聚集
，廣東將招考見面會改為網上諮詢會，
教育信息化進程自此加快…… 「2003年
，與沙士同在的高考經歷，將是我們這
一輩人終身難忘的時代記憶。」

本報記者 周 琳 吳昊辰

▲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員正進行血清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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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番禺新址 資料圖片

◀當年，北京小湯山
「沙士」 醫院副院長
周先志和患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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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小湯山 「沙士」 醫院已經人去
樓空，成為歷史遺跡 資料圖片

▲▲查體溫和戴口罩已成為查體溫和戴口罩已成為 「「沙士高沙士高
考生考生」」 的共同記憶的共同記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